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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风

•采风

•追风

时光倒回一个甲子，莫斯科郊外的村庄
迎来一支民间文学考察队。巨大的风磨下，
荧荧如豆的灯光里，人们围坐在民俗歌手旁，
听他们用歌声诉说生活。队里的一名中国留
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就像那风磨，收集着
风，让它发挥功效。

那一晚，刘魁立和民间文化一生结缘。
追随风的脚步、聆听风的语言、传递风的

力量，六十年来，他从未停歇。
“老百姓的习俗和文化就像风，来无影去

无踪，但人人都可以感受风的喜悦。”老人拢
一拢松软飘逸的白发，抿嘴一笑，“于我而言，
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和吸纳是一种幸运，这是
历史对我的眷爱。”

民俗，描述浓浓的乡愁

“当你进入民间文化这一领域
后，就像有一把绳牵着你不由自主
地往前走，让你有一大堆的问题想
一探究竟。”

在俄罗斯选择研究生专业时，其他中国
留学生往往选择研究普希金、高尔基、果戈
理，刘魁立说了句“他们研究精英，我研究世
俗”，毅然选择了民间文学。

1961 年，学成归来在黑龙江大学任教的
刘魁立，为考察全省范围内民间文学的蕴藏
和流传情况，组织了多次采风。

宁古塔的朝鲜族老奶奶说，有一个勤劳
朴实的人，做善事后仙人赠给他一件神奇的
衣服，穿上它可以隐身、可以飞翔。地主老财
知道以后，把衣服强抢了过去，要了起飞的口
令。但在离地的那一刻，地主忘了问降落的
口令，从此，贪婪的地主变成了一只乌鸦。

“多有意思！”扛着两个铁疙瘩的刘魁立听
呆了。那是一台十几公斤重、有30年工龄的钢
丝录音机和一个更沉的稳压器。他用长木杆
抬着两个“宝贝”，一村一村地走访记录。回到
祖国的他，用惊异和兴奋形容当时的感受。

“远离祖国的人，他对祖国的观念，除了
包含父母、人民、土地、教育之外，还包括对风

俗习惯、吉庆活动、故事、儿歌等等的眷恋。
这一切融汇在一起，才构成一种乡恋的深厚
情感。作为认识人类社会的一门很重要的学
科，民俗学包含着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情
感，也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实际内容。”刘魁立
豁然开朗：民俗，原来是一种乡愁。

他深知，只有更深切地理解这种乡愁，才
能探寻它能为人们的心灵带来什么。选择了
体验式调查的刘魁立，几十年如一日地下乡
调研考察。

他去福建看醉龙。壮小伙子们扛着木龙
舞蹈，有人负责在人们舞蹈的过程中，拿坛子
往每个人的嘴里倒酒。龙舞不歇，舞者纷纷
仰头喝酒，酒水哗哗淌了满嘴满脸。

刘魁立问一个汗流浃背的舞者：你累不
累？对方回答：一点不累。

“那一刻，他和他所在的群体、环境以及
他心目中的世界，美好而又和谐。”刘魁立说，
自己能体会这样的美好，每一次美好的感受
都使他终生不忘。

他去象山参加开渔前的祭船头仪式。香
案上摆满鱼、肉、水果，唱戏之前先拜妈祖。
已不出海的老把式先拜，再是出海的青壮年
拜，最后轮到家属拜。

轮到家属的时候，所有守候在旁的妇女
争先恐后涌上前去、呼啦一片跪下，祈祷丈夫
与儿子平安归来。那一瞬，刘魁立的眼泪湿
透手绢。

追风路上，把美好的感受和美丽的乡愁
转化为动能，民间文化就能成为人们前进的
动力。《刘魁立民俗学论集》、《民间叙事的生
命树》、《中国民俗文化丛书》在他的努力下相
继问世。

“成名于翻译引进理论、擅长故事学、率
先在国内使用共时研究法，引领风气之先的
刘魁立是中国民俗学界当之无愧的学术领
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
俗学会副会长施爱东这样评价。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南通蓝印
花布博物馆馆长吴元新心疼刘魁立，“那么大
年纪，还不遗余力地奔波各地做调研。”

他说，自己曾问过刘魁立：累么？“一点都
不累。”刘魁立给出了和舞者一样的答案。

非遗，朝着心灵的走向

“非遗就像我们小时候喝的母
乳，不管后来怎么成长，都依赖于这
个底子。”

10 年前，吴元新在一次工艺展上初识刘
魁立。当时，包括他在内的不少传承人都在
思考要不要改行。

展会上，一位长者来到展位，逐一和每个
人交流。

“他希望我们坚持下去，他让我相信，国
家对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越来越重视。”
吴元新说。临走时老人建议，在传承的同时
也要开发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类。

这位老人就是刘魁立。
“很多踟蹰前行的传承人从他的鞭策和

鼓励中获得了温暖和勇气，这是我们继续走
下去的巨大动力。”吴元新说。

刘魁立却说，不计其数的传承人，也是他
的力量之源。

湘西凤凰，做纸糊狮头和龙头的聂胡子
已经好几年招不到徒弟了，他自己上山选竹
子，在家剖成竹篾；自己上山采草，削皮做成
纸捻。“总不能在我的手上把湘西的纸活做坏
了。”聂胡子告诉刘魁立。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纯洁而善良的心
灵，了解他们的情趣和志向会特别受到熏
陶。你会见贤思齐，希望自己也拥有同样美
好的心灵，这便是一种民族精神。”刘魁立说，
这些传承人的名字烙印在传统之中，他们信
奉的精神将带给人支持和激励的力量，他也
因此找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遗是什么？
“非遗保护，是一种文化自觉。”刘魁立顿

了顿，又笑着补充一句，“用描述性的语言来
说，非遗就像我们小时候喝的母乳，不管后来
怎么成长，都依赖于这个底子。”

口头传统、各种表演、各式工艺、人们关
于自然与宇宙的实践⋯⋯弥漫的、共享的非
物质文化，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记忆里、情感
上，它关乎我们心灵的走向，推进着人类文明
的进程。正是广大民众参与创造并在生活中
不断演绎的非物质文化，让人们增进历史感、
激发创造力。

刘魁立找到吴元新，邀请他和女儿在自
己主编的《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编写《蓝印
花布》这一卷。

“手工艺人极少研究理论，刘老师希望我
们通过资料的整理、理论的提升，实现更好的
传承；他也知道，年轻人通过研究才能喜欢，
只有喜欢才能传承，这是为年轻一代铺路
啊。”吴元新说。

在刘魁立的影响下，吴元新开始了立体
式传承保护的进程：开设家族式染坊、开办蓝
印花布博物馆、收集整理实物遗存、在高校开
设课程。

“我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女儿毕业回到南通老家成了我的接班人。”吴
元新说，刘魁立对非遗的理念和观念已在交
流中平等、平静地传递给两代人。

“刘老师首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
原则与整体性保护原则，为非遗的继承和保
护提供了杰出的理论支持。”施爱东说。

4 个月前，刘魁立 80 岁生日那天，收到
一封来自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
所的贺信。信上说：我们为您及您在民俗学
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领域的研究、在组织贵
国的民俗学运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
会工作的成就感到骄傲。

节庆，那密叶中的疏花

“如果生活是一棵常青树，那么，
淡雅而辛劳的平日就是繁密的树叶，
逢年过节便是树上美丽的花。”

“元旦是不是新年？”刘魁立露出了孩子
般狡黠的笑容，“100 多年前我们就管 1 月 1
日叫元旦，但你看，那天商人照样出摊卖货，
他们没把元旦当回事；可是，大年初一你再出
门看看，大家都收摊回家了。”

他记得幼年时，农历七月七，庭院中放碗
水，水面上放根针，女孩子会对着水面祈祷找
个好丈夫。他最爱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皎
洁的月光下，喝上一杯桂花酒。

一生从事民间文化研究的刘魁立，一直
在寻找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口。
他给出的答案是：传统节日。

大雁南飞、燕子归来、布谷鸟叫、杨柳发
芽、桃李开花，我们祖先对时间制度的总结诞
生了24节气。春节、端午、清明、中秋，人们借
由节日展示自己的服饰、美食、工艺、才艺和
情感，民间的生活形态都在传统节日里体现。

“传统节日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时间系
统和文化观念，它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
家认同的重要标志。”刘魁立说，所有的民族
传统节日都是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为核心
而建立的，假如既有传统、又有深厚文化积淀
的传统节日没有在法定假日体系中得以体
现，是个巨大的缺憾。

“推动民族传统节日和国家法定假日的
融合，有助于恢复民族文化的传统、提高民族
自信心、激发民间创造力。”他说。

从 2005年开始，他担任会长的中国民俗
学会，连续三年以“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为
议题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多国民俗学
家讨论各国传统节日与现代国家公共假日的
关系，用意明确：推动传统节日和法定假日的
融合，将民族传统节日纳入法定假日体系。

在确定国家时间制度的时候，假如没有
把我们的民族传统节日纳入其中会怎样？

刘魁立分析说，一方面，民众历史传统的
文化情怀得不到正常的充分的抒发；另一方
面，可以在多方面发挥重大社会效益和文化
效益的资源被白白地浪费了，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到文化传承、情感认同、民族认同。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2 月，受国家发
展改革委及文化部委托，刘魁立率领中国民
俗学会完成了“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
日”课题，他亲自执笔主体论证报告，对我国
传统节日的起源、流变和文化内涵进行阐解，
对节假日体系改革问题提出建议。

努力有了结果。2007 年 12 月 7 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的决定》公布：除春节长假之外，清明、端午、
中秋增设为国家法定假日，各放假一天。

“这是群体的力量与历史的必然，我们只
是在必然中起了偶然的作用。”刘魁立平静地
说，又添上一句，“消息传来时，内心感受真是
分外强烈。”

下一步，老骥伏枥的他还想呼吁把长假
放在传统节日里，让假日的平常变成节日的
不平常。“如果生活是一棵常青树，那么，淡雅
而辛劳的平日就是繁密的树叶，逢年过节便
是树上美丽的花。”在《密叶疏花说春节》里，
刘魁立这样写。文章的开头引用了一首北京
民谣：新年来到，糖瓜祭灶；姑娘要花,小子要
炮；老头子要戴新呢帽,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开心诵读的他，仿佛又回到童年。

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

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

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他最早将欧洲民间

文学理论引入中国，并创造性地提

出了自己的故事学理论，在其大

力倡导下，中国民俗研究开启了

共时研究的学术新景象；他提出

的共享性原则及整体性保护原

则，已成为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在

他担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期间，他

带领民俗学者推动了传统节日与法

定假日的融合。

□

陈莹莹

在我眼里，民间文化比其他艺术形态更

具人类性。譬如剪纸，创造它既需要技巧，

也需要加入符号学意义；又譬如秧歌，既是

肌体能力的表现，也是情感的表达。

1979 年，我来到北京，在社科院文学

所研究民间文化；1980 年，我成为社科院

文学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从那时起，我

有机会深入观察和了解生活在全国各地的各

族人民及他们的文化历史。

感受最深的一次是在西双版纳，我出其

不意地参加了一位傣族同胞的新房落成庆贺

仪式。民间演唱家“赞哈”们分散地坐在各

自的听众中间拿着纸扇遮住脸为大家演唱。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立灶石的仪式，宾主活跃

而激动、虔诚而严肃。回到住宿的竹楼，仍

能听见远处狂放不歇的歌声，我困乏至极却

难以入眠。一阵无声的润雨像清风一样拂

过，空气是清新的，我的心绪也是清新的。

那一刻，我由衷地感到，他们是我的同

胞，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把世世代代创造流

传的文化遗产搜集起来加以整理、研究，使

其优秀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是我肩负的

历史责任。

回想自己做过的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

义的。假如现在回到 60 年前，再给我一次

挑选专业的机会，我还是会选民俗，因为这

份感情已经难以割舍。

元旦前两天，收到刘魁立老师发来的一
封邮件：欣逢元旦，魁立诚邀诸位好友拨冗
小聚，赏画品茶，共沐春风。敬请大驾光
临。魁立鞠躬。

魁立老师是个有情趣的人。
他有时会去报国寺市场搜寻老旧瓷片。

这些年代与产地不一的瓷片是他了解文化与
工艺的窗口，他常挑选出几片来当做杯托，
放上小茶盅，连茶叶都沾染了几分古韵。

说一口地道的俄语，爱收藏俄罗斯油
画，也喜欢去峨眉酒家吃一顿六块九的早
餐；会唱古琴曲，也擅长做红菜汤——作为
著名的民俗学家，他的生活有声有色、雅俗
共赏，他研究的，本就是老百姓的学问。

魁立老师是个有情怀的人。
他常常遗憾，没能帮助湘西的蓝印花布

传承人刘大炮解决房子的问题。后者为了扩
大染坊面积，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心爱之物：
年轻时与沈从文合作的一件蓝印花布。这件
事情每每提起，他都痛心不已。

做了一辈子的田野调查和民间文化研
究，魁立老师退休后仍不遗余力地宣传传统
文化。民国白话诗人柔石的一首《秋风从西
方来了》给了他灵感，四季“静心雅集”火
热出炉：春风从东方来了，请品一杯清茗；
夏风从南方来了，请赏一束玉英；秋风从西
方来了，请聆一缕芳馨；冬风从北方来了，
请悟一瓣琴心。

邀请朋友感受茶、花、琴、香“四道”
的魅力，他的情趣与情怀，和他眷爱的民间
文化一起，传递着中华文化的正能量。

春节前，中国社科出版社约他编一本文
集，他打算起名《四方风》。名字的由来是
一片甲骨文。不同于绝大多数用作占卜的甲
骨文，这块叫做四方风的骨片像首叙事诗，
诉说着关于风神和四季、天象的神话。

倾其一生，刘老师都在追风、听风、把
握风的方向、把风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热情如他、开朗如他、温暖如他，用自己的
笑声和爽朗点亮了属于自己的《四方风》。

采访结束时，他哼唱起一首古琴曲，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他皱眉微笑，
边唱边站起身来，“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
关”，李白的《关山月》，尽显他的风骨。

笑响“四方风”

□ 陈莹莹

难以割舍的感情

□ 刘魁立

难以割舍的感情

□ 刘魁立

民俗大家刘魁立

：


